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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挠羊”是流传于山西省忻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摔跤的地方俗称。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

民俗节日庆典文化，是多民族混居后的历史文化产物，是一种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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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羊”是流传于山西省忻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摔

跤的地方俗称。之所以称作“挠羊”，是以其胜利后所

得的奖品命名的，或者说是以羊为赌注的一种摔跤竞

技形式，其特点是光背不着上衣，主要以抱抓腰腿为

主，挠羊都是以一跤见胜负，除跤手两脚原本就站在

地上外，身上其它部位只要一沾地就算输，不作循环

赛，输者即淘汰，赢者继续与新手比赛。 

 

1  “挠羊”一词的文化释义 
“挠羊”可以说是在特殊地理环境中的特定方言。“挠”

在《说文》中解释为：“挠，扰也。从手，尧声。”[1]“挠”

在晋北方言中有“扛、拿、举”的意思，“挠羊”就是

扛羊，把羊扛走。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挠”代表的

是一种力量与豪放。大家可以想象到在一场摔跤比赛

结束，优胜者肩扛一整只活着的大肥羊，绕场一圈，

那是多么粗犷豪迈的气势与场面，不仅代表获胜者的

力量与技术，也体现着优胜者一种心态和气势。 

此外，用羊作为摔跤比赛的奖品是在忻州民间一

直沿袭下来的旧俗。据《忻州地方志》记载，宋元时，

忻州水草丰盛，是牧羊的理想场所，当时的摔跤活动经

常以羊作为摔跤输赢的赌注。起初，没有人专门组织，

只是摔跤手们想摔就摔，想赌就赌，久而久之，便演变

成了以羊作为奖品而且有组织的一种比赛活动[2]。当然有

关忻州摔跤最早的记载还是在北宋调露子的《角力记》

中：“忻、代州民秋后结朋角抵，谓之野场，有杀伤者。”

因其发展甚烈，宋真宗曾下令“自今悉禁绝之。”[3]“忻、

代州”指的就是现在的忻州和代县，在文中有“秋后

结朋角抵，谓之野场”这恰好应证了今日于旷野之中，

秋后丰收之时进行比赛的挠羊摔跤。当地农谚有“立

了秋，挂锄钩，吃瓜看戏摔跤放牲口”[4]，由此可知挠

羊赛是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进行。 

挠羊摔跤是一种大力量、大智慧、大拼搏、大解

放、大欢喜的活动。在跤场上跤手和观众，得到一种

能量的释放和情感的渲泄。摔跤是一对一的肉搏。往

往或以山为界或以河为界，分为两队，因此摔跤又体

现出一种团队精神。摔跤是不带偏见的竞技，它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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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平等精神。挠羊摔跤虽场面激烈，但“点到为

止”不故意造成对手的人身伤残，体现出一种“仁”

的道德精神。人们在摔跤中发现自己、实现自己、升

华自己。 

 

2  挠羊摔跤的文化特征 

2.1  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民俗节会庆典文化 

风俗是在一定社会共体中，普遍公认、积久成习

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简而言之，风俗是一定族群

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5]。中国古代民族历来有一

种宣泄情绪的活动，这种活动总是和民间的节日庆典

相融合，便要举行一种仪式，举行仪式就要提供一个

场所。这样的节日，都从娱神——自然神、祖先神，

到自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自我生命力的赞美、

歌颂，成为人们的狂欢。 

农历七月十五日原平庙会、农历六月骡马大会、

忻州五台山六月大会，其中，最著名的是五台山六月

大会，亦称“六月庙会”。举办地址在五台县台怀镇，

以大牲畜交易为主，为时 1 个月至 40 天。高潮时台怀

地区会聚集十四五万人，热闹非凡。早在隋唐时期，

五台山台怀地区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七月庙会。到清

代，乾隆皇帝崇信佛法，曾六临五台山，大兴土木，

修建寺庙，并规定举行一年一度的六月法会，历时 1

个月，称为奉旨道场。农历六月的五台山气候凉爽，

山高坡宽，水草丰盛，是十分理想的天然牧场。从明

朝万历年间开始，周边地区的农牧民便利用六月大会

的极好机会，到五台山进行牲畜交流，以后逐渐形成

了僧俗活动并重的集合日。近年，骡马大会规模越来

越大，每天有一万多头牛驴骡马上市河滩。忻州一带

的城乡，但凡有庙会，必然要搞挠羊赛，挠羊赛的进

行，无疑为庙会增光添彩，招来了四方的许多观众，

当地有俗谚云“赶会不摔跤，瞧的人就少，唱戏又摔

跤，十村八村都来看热闹。”在忻州一带，一年中赶会

次数很多，就忻州市附近方圆百十里内，一年内就有

四五十次，这些庙会大都要进行挠羊赛的。除了在庙

会时所进行的挠羊赛，在农闲时也组织专场的挠羊赛。 

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所进行的挠羊赛，大都是

由较大的村镇和实力较强的摔跤手之间的角逐。当然，

这种比赛需要约请外村人作裁判、当公证人。在赛事

之前的好多天，主办村就将“挠羊赛”消息发布出去，

跤场就选在宽广的打谷场或戏台前的场地，场上竖一

杆大旗、两杆小旗，旗面上各写 8 个字：“英雄跌对，

跌死无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成“和平跤对，勿

伤害人”，直至现在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论是

过去还是现在，那两面小旗都是供跤手来拔，拔跤旗的

人又必须是曾经扛过羊的“挠羊汉”。拔了跤旗的两人，

便成为该场摔跤比赛中对抗双方的代表和主人[6]。当

然，他们还要通过主办村负责人或公证人共同协商，

划分出甲队、乙队的预赛跤手。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

日，是原平庙会。挠羊赛在原平镇举行，是忻州、定

襄、原平 3 县的对抗摔跤比赛，这种 3 县跤手的角逐，

比起村与村之间的对抗，水平要高得多，比赛要精彩

得多。当地乡间风俗，挠羊赛大都在晚间进行，过去

照明设备落后，只能点油灯照明，而且持灯的人要跟

着摔跤的两位咬于满场跑。挠羊赛奖品，都由主办村

镇出钱。自然这种开支是集体提供，或者是集资而来。

挠羊赛中，最高潮的时刻是在一名“挠羊汉”连胜 6

位跤手之后，人们给胜利者披挂红花，把羊送到他身

边，然后骑上高头大马，绕场几周，吃完一顿丰盛的

酒席，人们就护送其出村回家。从此，胜利者的大名

就会留芳后世。 

2.2  挠羊摔跤文化是多民族混居后的文化产物 

忻州地区很早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融的杂

居地。从东汉至清初，有大批的少数民族迁徙来内地

同汉族人杂居，从而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导致生活

内容与生活方式相互影响。民族大融合主要有魏晋南

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

4 个时期由于兵荒马乱，各族百姓流离失所，促成了

民族的融合，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对摔跤的发展有

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忻州、定襄、原平 3 地形成了

以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摔跤。以羊为奖看上去是一种

表面形式，但其中却折射着一种文化内涵。挠羊摔跤，

从一个“羊”字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象征，甚至可以认

为是一种文化符号，羊是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少数民

族所蓄养的最常见的牲畜，以羊为名，以羊为奖品符

合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可以说“挠羊”一词本

身就具有融合南北文化的典型词意，极其鲜明形象地

表现出摔跤在忻州这样一种南北民族融合地区的特

色。 

两宋期间，中国南北分裂，民族混杂而居。宋朝

与各个并立地方政权既有征战，也有持久的和平时期。

而这在无形中就为各民族大融合、大交流提供契机，

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方面都频繁进行交流与接触，这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间

的相互融合，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传统

文化的发展。南北宋时期民族的交流是双向的，一方

面是先进的汉族文化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

的主导力量，同化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

的习俗观念和粗犷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汉族文化

的发展，宋时的相扑、角抵就是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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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学者金启宗先生的研究，辽代的角抵同

宋的角抵本质上并不一样。依据 1931 年辽阳出土的辽

代小孩角抵图陶罐及其他有关资料分析，宋的相扑以

互相推搏对手出台，以快取胜。辽之角抵则“以倒地

为负”，往往“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能”，下绊为典

型招数，这些都说明宋、辽的角抵各不相同。宋的角

抵即现流行于日本的相扑，而辽的角抵已基本出现了

摔跤的雏形[7]。相扑在辽、金地区也很普遍。《辽史·卷

五十二·礼志五》有记载：辽制，册封皇后、皇帝诞

辰或宴请外来使节时，都要“百戏、角抵、戏马、较

戏以为乐。”辽兴宗耶律宗“以皇太子库里噶里生……

帝命卫士与汉人角抵为乐。”[8]甚至在《辽史·兴宗本

纪》还记有辽太祖曾命令在处决罪犯前，让罪犯饮酒

一日，“以人命至重，死为复生，赐宴一日，随其生平

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抵，各

极其意，明日乃以轻重论刑。”[9]金代称辽的角抵为“跋

里速戏”或“角力”，同相扑一道曾广为流传，但金世

宗大力提倡女真文化，宋的相扑受到排挤，而摔跤则

得到大力推广。由于汉族地区民间“角抵社”聚集达

数百人，具有反抗金人统治的危险，至章宗时，制定

民习角抵、枪棒罪，淮水以北地区的相扑被禁止，而

摔跤则不受限制。元代蒙古人更是喜爱摔跤，到元仁

宗时，再度下达禁止相扑的诏谕，这样残存于南方的

相扑也逐渐衰灭。而摔跤因蒙古贵族的提倡而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改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式

摔跤——搏克的雏形[7]。再后摔跤传到清朝，清王朝统

治者是女真族的后裔，在女真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摔

跤赌羊”的民俗。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宋、辽、金、元时期由于

民族大融合、大交流，而忻州恰好处于这种接触融合

区域，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民俗习惯中都带有一定的

少数民族的印记。而摔跤比赛以羊为赌注，体现的就

是北方民族的粗犷、古朴与豪放的民族特性，羊对于

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太熟悉、太常见，而在日常生活中

又是太重要了，因此才在摔跤角力比赛中以羊为赌注。

可以说“挠羊摔跤”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角力摔跤与北

方少数民族习俗相融合后而产生的一种极具典型意义

的新式摔跤名称。 

2.3  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

充斥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充分享受西方现代

化带来的快感时，突然发现这些模式一致，标准一样

的“泊来品”已经取代了旧有的传统的东西，变成规

格相同差异较少的东西。人们在不经意间发现我们的

传统民俗不见了，早已熟视无睹的传统文化被西方强

势文化在不知觉中改良了，被置换掉了，于是新的一

轮回归传统文化热开始了。人们在极力寻找本民族最

本源的传统文化，反思自己最本源的传统文化，挖掘

自己民族最本土化的传统习俗。原生态概念就产生于

全球化越来越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今天。归

纳起来，“原生态”概念的文化诉求主要包括：原生性

的各种民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是文化记忆、更是文化

基因，是需要保护的文化物质资源，最理想的保护方

法是活态传承；强调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批判艺术表现上的同质化现象，强调民族声乐发展在

演唱方法上的百花齐放；表达出对主流文化、时尚文

化以及文化市场中传统因素或自我意识严重缺失状况

的担忧[10]。 

长期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词作家陈哲

认为：“如果部族还延续原来的习性、习俗，以及这个

民族劳作、歌舞、表达情感、婚丧嫁娶等等这些形式

还存在，如果这个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就是原生

态文化。”[11]原生态文化是一种没有被现代外界文化改

良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能够被本地区大多数人

接受且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一种具有鲜活色彩的地方

传统文化。那么由此看来忻州的挠羊摔跤应该说是忻

州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忻州挠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

源，而且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较少受到外界文化

的冲击，大约从北宋开始就以一种民间“野场”的形

式出现，即使是今天的比赛也依然遵照先辈留下的挠

羊模式进行，无论其评判规则、参与人数、参与方式、

比赛形式、比赛内容以及比赛程序都还遵照历史遗留

下的模式进行。而且连观众的参与方式似乎也没有太

大的改变，变化的只有场地调整，一代代的挠羊汉。

就是在今天商品大潮冲击下，头羊的奖品早已变换成

彩电、冰箱、洗衣机之类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后，不变

的依然是最后胜出的挠羊汉举羊绕场一周，大赛的名

称依然是“挠羊赛”，优胜者依然被尊称为“挠羊汉”，

优胜者受到的追捧也并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在日渐平

庸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更为鲜明的是挠羊摔跤那

种激烈的比赛形式和热闹的摔跤场面，所体现出来的

浓浓的地方民族传统特色，在商业化大潮的冲洗下显

得尤为耀眼，这就是忻州挠羊摔跤最可宝贵的财富，

也是忻州挠羊摔跤得以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2.4  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活态体育人文遗产 

孙家正[12]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总

序》中明确提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

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

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

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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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具有活态性、地域

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13]。这种“活”，本质上表

现为它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创生并传承她的那

个民族(社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成的特有

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集中体现为共同信仰和遵循

的核心价值观[14]。而忻州挠羊摔跤作为当地的一种民

族传统竞技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形成的动态的文化体系，其精神价值取向刚健有为、

崇力尚武，这一点在挠羊摔跤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极其

鲜明。忻州地区的挠羊摔跤表现的更为出色，挠羊摔

跤在其传承过程中很明显吸收了蒙古和汉族摔跤的优

点，融汇创新形成一种全新摔跤模式。 

至于忻州挠羊摔跤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地域性来

分析，从这个极具地方特色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其强

烈的地域性。从民俗性特征来分析，民俗是在民众中

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

的生活文化。这种社会生活文化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传

统，也是民众现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

忻州挠羊摔跤从产生到现在一直在忻州地区广大老百

姓当中传承，并且被历代群众所喜爱享用，已经成为

忻州地区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竞技形式，不但是一种

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今天依然是当地老

百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最后就其群体性而言，所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

产的群体性，就是一种集体意识上的文化认同。那就

是在活动参与过程中都能感受到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力

量，产生一种归附群体的情感，人们会在合作中相互

理解、彼此帮助、消除隔阂，利于族群、社会的稳定。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推动力，

而这一点从忻州挠羊摔跤的比赛就可以看出来。挠羊

赛大都由逢年赶庙会的乡镇、村主办，在赛前，四方

张贴挠羊赛海报和戏报，有戏必有“挠羊赛”，这是俗

成的规矩。比赛中两名跤手代表了这场挠羊赛的对抗

双方，而一般情况是这两名跤手各代表一方，每一方

都有位“应羊人”从中组织排兵布阵，而在对抗过程

中无论是参赛跤手，还是观众都不自觉地形成两个方

队，各个方队都会尽全力去拼搏，而且在比赛过程中

各个方队都聚集在一起出谋划策，力争本队获胜。因

此在比赛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不自觉的凝聚力是典型中

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中的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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